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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邢福义先生： 

温厚的长者，睿智的学者，坚韧的“赶路”者 

刘楚群 

 

2023 年 2月 6日，邢福义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天，南昌下着小雨，天气阴冷阴冷的。老天感应到了人间的哀伤！ 

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信息是在师门微信群“聚贤聊斋”。李宇明老师在群里发

出信息：“邢福义老师今天上午病逝！悲痛至极！”“让人担心的、令人悲痛的

事情终于发生了！令人痛恨的病魔，夺走了恩师的生命！邢福义老师走完了他的

人生道路！他为中国语言学界留下了丰富财富！邢老师安息！” 

随后，朋友圈，各大微信群，都在推送邢老师仙逝的信息。“享誉海内外的著

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和语言与语言

教育研究中心创建人邢福义先生因病于 2023 年 2 月 6 日中午 12 时在武汉逝世，

享年 88 岁。” 

我大脑里一片空白…… 

一个下午都坐在书房刷朋友圈……消息应该是真的，但我真的无法接受，也

不愿意接受。其实在年前就已经从导师汪国胜老师处获悉，邢老师已经住进了医

院。既然住进了医院，应该就不会有事，但其实心里还是很担忧的，毕竟邢老师

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加之年事已高。这段时间以来，新冠已经夺去了无数老人

的生命，祈求上苍保佑邢老师。 

最悲伤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邢老师最终还是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月 10日上午，在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哀乐低徊，来自全国各界人士一起送

别邢老师。大家静静地听着主持人的介绍，静静地默哀，静静地鞠躬。我脑海中

出现了 19年前的一个相同的画面，2004年 12月，我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儿女，那时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跟着邢老师的桂子山语言学团

队攻读博士学位。眼泪默默地流淌着…… 

这几天一直想写点什么，既为悼念邢老师，也想借此整理一下邢老师所教给

我的为人为学的道理，但是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很烦，很躁，无法静下心来写作。

借用导师李宇明老师的话，“泪雨不能研墨，干笔不能成文，锥心之痛不能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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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手头事情很多，但没有心绪做事，于是找出 20 年前读博士期间的笔记

来翻看，竟然发现了当年准备考博时邢老师给我回复的两封信以及博士入学后邢

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笔记。思绪又带回到 20 年前，脑海中慢慢浮现出那时

跟邢老师学习的各种场景。 

 

一位温厚的长者 

1999年，我考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师

从范先刚老师，范老师是邢福义老师的硕士。硕士就读期间，看了邢老师的很多

论文论著，对邢老师的治学方法、研究成果、学术理论自然较为熟悉，了解到邢

老师是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被誉为“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也知道语言

学界“南邢北陆”比肩天下。研二时期萌发了考博士的想法，那么考谁的博士呢？

那时正青春年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初生牛犊不怕虎，要考就考顶尖学者的，

于是就想考邢老师的博士。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胆子大，邢老师是考博的热

门人物，每年都很多人考，很多考生或者出身名校，或者出身名师，或者有名师

推荐，而我属于跟这都不搭边的“三无”人员，竟然敢考邢老师的博士，真是吃

了熊心豹子胆。可谓无知者无畏，然而无畏者往往有成事的机会。 

我很贸然地给邢老师写了一封信（那是也没有电子邮件，只能写纸质信），表

达了想考他博士的愿望。随信寄去了我写的小论文《论“A了一些”的表里值》。

这篇论文是我硕士期间写的第一篇论文，在硕导范老师的指导下前前后后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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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次，后来由湘潭大学盛新华教授推荐到《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4期）发表了。信发出去了，目的是希望给邢老师留个印象，知道在广西师

范大学有这么个小伙子想考他的博士。 

后来我竟然收到了邢老师的回信，这让我大为震惊，也激动不已，连我们同

寝室的同学也都非常激动。声名如雷贯耳的邢福义教授竟然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

考生回信，简直不可思议，想想邢老师得有多忙啊，还能抽时间给年轻人回信，

真是太难得了。我猜想邢老师之所以回信可能是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对陌生

人的尊重。这应该是邢老师那一辈学人的基本做人准则，在他们眼里，人无贵贱，

都应该尊重。这一点从邢老师回信的第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楚群：多谢你给

我来信。我 5月 15 日赴新加坡，5月 24日返回武汉。一回武汉立即投入紧张的

工作。拖到现在才给你回信，很抱歉。”这是一位尊者给陌生青年的回信，称呼

非常亲切，还为没有及时回信解释原因并致歉，多么的谦厚；第二，对后学的提

携，邢老师肯定不能录取每一位联系他的考生，但通过回信鼓励激励青年人有信

心多努力。邢老师在信中说“你的文章思路清晰。欢迎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希

望你把你的简况告诉我。”不容置疑，这封信对我的鼓励之大，无以言表。 

 

后来我就又寄了一封信给邢老师，汇报了个人情况，并咨询了考博的相关事

宜，邢老师又给我回信了。“楚群：看了你寄来的材料。我认为你情况较好。我

给考博学生出的题目，比较活。一般说来，我不大会出一些需要死记的题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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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一些最基本的参考书，可看看。” 

 

邢老师的两次回信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心，使我备考时也更有热情、更有动

力了。很幸运，后来顺利考上了邢老师的博士，那是 2002 年，当时我们一届同

时考上邢老师博士的还是黄忠廉、张邱林、匡鹏飞、陈青松几位学兄，入校后，

汪国胜老师晋升博导，储泽祥老师从湖南师大调入华中师大，根据邢老师的统筹

安排，黄忠廉、张邱林、匡鹏飞三位由邢老师指导，陈青松由储老师指导，我由

汪老师指导，这样我有幸成为汪国胜老师的开门弟子。 

 

在我博士论文的后记里有一段这样的话：“三年前，带着对华中语学的向往，

我来到了武昌桂子山，成为汪国胜教授的博士生，并有幸聆听邢福义教授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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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老师、汪老师给我人格上的塑造、学术上的指导、精神上的鼓励、生活上的关

怀都让我获益良多，永生难忘。” 

在我眼中，邢老师是一位温厚的长者，也是我人生的贵人。 

一位睿智的学者 

考博不易，现在很多年轻学者往往考好几年都考不上，但我当年考得还比较

顺利，硕士应届毕业就考上了。当年考博士的很多考题都已经忘记了，但有一个

40分的压轴大题目一直没有忘记。题目大意如下：“《中国语文》（2002 年第 1期）

发表了一篇文章《“由于”句的语义偏向》，文章认为，‘由于’所引领的句子常

常会带有不愉快、不如意、消极或贬斥一类的语义偏向，对此你怎么看。”那年

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时间应该是 2002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中国语

文》的那篇文章是应该 2月份见刊的，作者是广州大学的屈哨兵老师，当时屈哨

兵正跟邢老师读博士。后来知道，邢老师对屈哨兵文章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之

后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辩》发表在《中国语文》（2002年

第 4期）上。 

邢老师考博士生果然不考死记硬背的题目。我认为该题目从四方面对考生进

行了考核：第一，考生是否紧跟学术前沿，及时研读了重要期刊的论文；第二，

考生是否敢于怀疑权威，《中国语文》作为语言学专业的顶级期刊，其文章的观

点，考生敢不敢于挑战；第三，考生语料观察分析能力，考题中提供了少量的语

料，考生能否从这些语料中看出什么问题；第四，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在那

么短的考试时间内，挑战权威，分析语料，发现问题，并条例清晰有理有据地写

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仅这一个题目，考生的知识储备、逻辑思维、学

术潜能高下立见。 

    2002 年 9 月，我告别新婚妻子，背上简单的行囊来到了武昌桂子山，开启

了学术人最为珍贵的博士求学生涯。 

 2002 年 9月 10日教师节那天，邢老师找我们进行入学第一次谈话，教我们

怎么做学问。从当年记录并不全面的笔记来看，邢老师那次主要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培养专业敏感性。邢老师提出，学者的成功由三方面因素决定，

“勤奋+基本功+悟性”“真正成功不是靠勤奋，最终决定的是悟性”。我的理解，

到了博士这个层次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勤奋的，但最终成就差异非常大，其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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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素的就是悟性了，也即专业敏感性。“悟性是可以培养的，要找自己的悟

性。两只眼睛看文章，一只眼睛看表面，一只眼睛看背后。”“要培养职业敏感性。”

怎么培养悟性呢？邢老师的话就是“留心处处皆学问。”做语言研究，要从别人

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发现问题，要注意观察日常阅读、写作以及生活中的语言现象，

如果发现某种表达方式给你不一样的感觉，那就要记录下来，好好思考其背后的

原因。这正是邢老师在经年累月的学术生涯中所练就的超出常人的专业敏感性，

对此，吕叔湘先生有过精准评价：“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

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博士论文。邢老师特别重视博士论文，他认为，“一个学者

一生只有一次高峰，这就是博士论文。从一开始就要写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应该

有自己的东西，应有闪光点。”“要考察语言事实，从语言事实中发掘问题，寻找

规律。”“从第一学期开始就要准备题目的范围，从第二年开始正式做论文。”“读

写一本书”“不要先读书后写作后研究，要用研究带动读书。”“不要只做接收机，

要做放射机。”“博士论文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这些思想成为了我写博

士论文的基本指导思想。当时我本来想以趋向动词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但

邢老师觉得这个题目太大，无法写深入，所以后来选了一个比较小的切入视点，

把题目定为《句管控中“V起来”虚化式研究》。由于本人资质有限，毕业论文达

不到邢老师的要求，但“小题大做”的论文写作思想则奠定了我以后学术研究的

基本价值取向，受益终生。毕业后对博士论文进行扩展加工，成为专著《汉语动

趋结构入句研究》，收入邢老师主编的“华中语学论库”。 

 

第三个问题是对学术研究的宏观判断。根据我的不完整记录，邢老师提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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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提倡学派意识。一个学科没有学派是不成熟的，中国目

前还没有学派。什么是学派？一是开辟了有特色的学术领域，有自己的学术范围；

二是提出了有标记性的学科理论，有自己成套的理论方法，不是国外理论；三是

显示了鲜明的治学特点，有不断壮大的、穿越不同时期的学术队伍。20世纪的中

国语言学并不成熟，只是热闹，因为没有学派。其二，加强理论意识，不能用外

国理论加汉语例句。其三，深化事实发掘。其四，跟上时代步伐，特别是计算机

时代的步伐。其五，认准一个目标，即揭示汉语事实的客观规律性。所谓与国际

接轨，要有个性与共性。汉语故乡的汉语语言学如果总是跟着别人走，就会被动

挨打。其六，寄希望于将来，愚公移山的“队伍思想”是对的。 

 

邢老师还强调了文风问题，一定要朴实，不要卖弄概念，故弄玄乎。特别要

大家记住 1992.1.9 吕叔湘先生写的诗：“文章写作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

尽铅华呈本色, 梳妆莫问入时无。” 

    读博士并不轻松，学业压力、发文压力、博士论文压力都很大，但在邢老师、

汪老师及桂子山语言学团队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下，我在 2005 年顺

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入职江西师范大学。在我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有一段

这样的话：“回首往事，三年的求学生涯中，我领略了人生的大喜大悲，既有获

子之欢，也有丧考之悲，有欢笑也有痛苦，但怎么说都挺过来了。三年的求学生

涯即将划一个句号，新的人生之路即将开始，我会谨记桂子山语言学团队精神：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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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中，邢老师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一位坚韧的“赶路”者 

邢老师于 2018 年 5月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书——《寄父家书》，该书收录

了邢老师自 1955年至 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 240余封家书，时间跨度达 37年。 

邢老师从 1955 年至其父亲逝世的 2001 年，一直坚持给父亲写家书，最多时

一年有 12 封。父亲珍藏着儿子的书信，并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还在每册前写

上内容摘要。1997 年，85 岁的父亲把所有信件打包成捆，邮寄到了华中师大，

但邢老师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打开，直到 2014 年，因为应邀写回忆文章《1977

漫忆》，才打开那捆信件。邢老师这样记叙他打开信件时的反应：“第一反应，是

大吃一惊。包裹里一叠一叠的信，分别装订，分别写了摘要。”“翻看这捆纸质很

差、字迹模糊的信，我无限感慨，觉得也许可以留给子孙们、学生们、学生的学

生们看看，于是决定梳理成为一本小书。” 

 

《寄父家书》的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自然如饥似渴地通读了

全文，在研读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感触，于是在博士后导师李宇明教授的指导之下，

写了篇读后感《一代学人的坚守与担当——读邢福义先生<寄父家书>》，发表在

《光明日报》（2018 年 6月 23日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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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寄父家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青年时候的邢老师，虽然自己经济状

况非常紧张，但还得不时向家里寄钱，支持老家哥嫂叔娘的生活，而一旦把刚发

的工资寄出一部分之后，下半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着落，生活真是不易！ 

邢老师 1956 年以优秀专科生的身份留在华中师大任教，1957 年就撰写了 9

篇论文，并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

1962年 27岁时就被指定在系务会议上作“我是怎样备课的”典型发言。1978年

全国恢复技术职称时，邢老师被越级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晋升为教授，成为

当时华中师院最年轻的教授，1990 年获博导资格，成为华中师大中文系唯一的

博导，全国现代汉语语法领域当时只有 6位博导，另 5位是吕叔湘、朱德熙、胡

裕树、张斌、陆俭明。从这个履历可以看出，邢老师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都是出

类拔萃，当然也享受到了无上的荣誉，蜚声中外，但这些成绩并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一辈子艰辛“赶路”的成果。 

邢老师说：“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

上的进展。”在紧张“赶路”中，他的身体透支了，由于用脑过度而造成严重的

神经衰弱，几十年来就没怎么睡过好觉，常常失眠，长期服用安眠药，积劳成疾，

先后患过肺结核、肝炎、肠胃炎、肾炎、支气管炎、慢性咽炎、肥大性脊椎炎、

高胆固醇血症以及拉血、粉瘤等诸多疾病。 

邢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邢老师为人为学的思想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万古长青！ 

永远怀念邢老师！    


